
直心宁独觉 无待自相忘——缅怀萧萐父先生（景海峰）

景海峰 

“直心宁独觉，无待自相忘”句，出自萧萐父先生写于60年前的《峨眉纪游诗十四首》。当

时先生刚从武大毕业，任教华西，意气奋发，与情侣偕游峨眉，直抒感天感地的精神美。其

早年的纪游句深达《庄》意，风骨嶙峋，透显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质和向往，每每想起

萧先生，不经意间就会联想及此。在惊闻先生驾鹤西归之后，深切缅怀，这个印记就愈发地

突出了。先生曾经著文大加赞誉船山之人格美，为其精魂画像，想起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先

生，他那极富感染力、令人景行仰止的人格辉光同样也熠熠夺目、让人神往。 

萧先生与业师汤一介先生友情甚笃、交往频密。早在1983年，他们就因仰慕湖北乡贤熊十力

先生的学问和人品，而思共同筹划编印其著作。当时，余就读于汤门，自然参与其事，在两

位先生的教诲和指导下，这就有了一段搜集、整理和编校熊十力著作的长长经历。在这个过

程之中，萧先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提携，言传身教，瞩望殷殷。记得当时他就派了学生郭

齐勇、李明华等由武汉来北京，我们一起往访梁漱溟、熊幼光等先生，搜集各种资料和线

索。接着又与齐勇兄结伴到上海，拜访了田慕周、潘雨廷等先生，并联同熊世菩及其家人，

查找、探访熊先生的遗物和旧踪，竟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新的材料和书籍等，不由得大喜过

望，那份激动的心情，至今想来还记忆犹新。 

1984年初夏，系里委派我招扶年事已高的张岱年先生去武汉参加“中国《周易》学术讨论

会”，在会中第一次见到了心仪已久但尚未谋面的萧萐父先生。那时，萧先生刚刚年届花

甲，头发似已稍白，面庞清俊而红润，与人接触，总是笑声朗朗，亲和感人，显得非常有活

力。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讲话时极富有感情，语调抑扬顿挫、高亢激越，恰似那极具穿透

力的川江号子。作为大会的主要召集人，萧先生忙前忙后，调度一切，为会议的顺利进行付

出了极大的辛劳。正像他在闭幕词中所说的，这次会是在“朋来无咎”的愉悦气氛中开始

的，东湖七日，如切如磋，又在“同人于野”、“笑言哑哑”的欢快心情中挥别。这是改革

开放之后，我国《易》学研究的第一次盛会，对推动《易》学的发展、乃至于整个中国哲学

研究的繁荣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全国性的《周易》研究会筹备组织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酝

酿组建的，这就为20多年来的“易学热”之持续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5年春，余随汤一介先生南下粤地，供职于新建的深圳大学。不久，汤师联络各地研究中

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齐聚于深大，召开“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当时可谓是群贤

毕至，极一时之盛。北京有汤一介、庞朴、乐黛云、刘梦溪等，上海有王元化、庄锡昌、朱

维铮等，武汉的萧萐父，杭州的沈善洪，西安的陈俊民，广州的张磊、袁伟时等，以及来自

美国的魏斐德（Wakeman）和杜维明。这批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曾经发挥过重要影响的

学者，齐集于一处，开怀畅叙，筹划评点，为推动中国文化研究之大好局面的早日到来而谋

求大计。作为与会的重要人物，萧先生作了文化哲学启蒙以及改革开放反思的主旨发言，并

应邀为深大师生作了一场有关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开放和文化交流之关系的演讲。记得当时在

深大中文系执教、后来任深圳图书馆馆长的刘楚才先生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内中有对于这

次演讲之现场情景真实而生动的描写，总之是气氛热烈、人头涌动，异常的火爆。那时，萧



先生刚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力倡中国的“哲学

启蒙”和“文艺复兴”说，又在构思《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一文，主张我国新文化建设中

的否定性批判功能和现代化思考中的“补课”意义，所谓“新的突破旧的，死的拖住活

的”，这样一种千回百折、艰难困苦而又步履蹒跚的困局，需要理性的觉醒和哲学的批判。

以萧先生为代表的理性启蒙之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被视为是诸多主张之

中的重要一派。 

在那年的年底，萧、汤两位先生又联手发起组织，以武大和北大的名义在湖北黄冈召开了纪

念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冉云华、成中英、杜维明、姜允明、坂元弘子等海

外的学者远道而来，北京、上海也来了不少人，有些是熊先生的学生或亲炙其门的，虽年事

已高，也不辞辛劳地千里迢迢而来。因为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又天寒地冻，旅行很不容

易。记得我从广州乘火车到武汉，因为去黄冈的时间已晚，只好在汉口站附近的旅馆里耽搁

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往会议地点，又在渡口滞留了几个小时，下午才到达，开幕式早已

经过了。听说有人赶到汉口机场，因为大雾，又不得不折返。所以，那些老先生能莅会，实

属不易。开会前，在萧、汤二位先生的指导和亲自参与下，我和郭齐勇等将悉数收集到的熊

十力先生的书信、遗稿等作了初步的整理。由我负责的那一部分，经过辨识与分类之后，编

辑成一册《十力书简》，油印了百余份交给大会分发予各位代表，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

在会间，或游览黄州赤壁、参观熊十力墓和十力学校时，不时地向萧先生请教，接谈甚多，

这对于我理解熊十力哲学的一些关键之处，帮助很大。后来，先生还叮嘱了一些研究时需要

注意的事项，并且将撰写会议综述的任务交给了我。会议中，记得有书画展览，萧先生对一

幅描绘熊十力的人物画颇为赞赏，于是我请坂元替我和先生在画像前留了影。这次会议，对

推动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开了深入探讨现代新儒家人物

的先河，是20余年来国内新儒学研究的一块里程碑。 

1988年岁尾，由霍韬晦先生发起，在香港举办了“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来自海峡两岸

（包括港、澳）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首次有机会以较大的规模聚首一处，共同参与同一个主

题的学术讨论会。会议主办单位法住学会邀请了十几位大陆学者，由萧萐父、方克立、李锦

全等先生领衔，台湾方面来了牟宗三先生，以及《鹅湖》系的一干学者，杜维明、墨子刻

（T.Metzger）等海外学者也参加了。会议组织的非常细致和周到，分组讨论，设有主持人

和评论人，有提问与回应，程序和时间都是严格按照事先约定的来进行，这些“程式”，现

在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在当时却颇感到新鲜。萧先生作为四川人，对乡贤唐君毅先生夙怀

敬仰之情，他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唐君毅先生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一文中，

称唐君毅“德慧双修”、“教泽广远”，是自成一家之言的“一代哲人”。这些评价，在当

时还是不多见的。会议期间，萧先生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晚上到尖沙咀一带看圣诞节灯饰，

一路上谈笑风生，欢语不断，至今想来，还似就在眼前。会议结束之后，萧先生偕齐勇兄由

港返汉，途中曾在深圳小住，我将他们安排在学校的粤海门客舍，亦邀请来家中做客。当

时，小儿方三岁，先生喜之，抱于膝上，以一玩具偶人逗之。小儿曰：鬼。先生说：哪来的

鬼！意思是哪里有什么鬼。一时满堂人哈哈大笑。 

1990年12月初，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在北京发起召开“冯友兰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料

会前数日，冯先生竟蘧归道山了。后来，会议还是确定如期举行，收到通知后，我匆忙地乘

火车赶到北京。会议安排在较为偏僻的（中央团校）万年青宾馆，不易找到，又因为火车晚

点，七拐八拐的，等辗转找到驻地时，夜已经很深了，可能快12点。服务台给了一个房号，

说是已有人入住，打开门一看，竟是萧先生，已经睡着了。我赶忙退出，一边嗔怪服务员，



发表日期：2008-9-26 浏览人次：91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
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 

一边要求另行安排，不该去打扰老先生。但找来找去，竟然没有其他的空床位，不得已，只

好又打开了门。这时，萧先生醒了，我连忙道歉，并说明情况，先生没有丝毫的不悦，看着

我发窘，反而连连地安慰我，一个劲地说没关系，问我路上的情况，又问饿不饿，还要找东

西给我吃，我再三地道谢并劝止，他这才没有起来，不然我会更愧疚。与萧先生同住的几

天，睡前总是要唠唠家常，但谈论最多的还是现代学术和老辈学人这方面的话题，一说起

来，两人常常是兴奋不已。先生的绘声绘色，固然引人入胜，我的穷追不舍，也使打开的话

匣子关不住，就这样，联床夜话，不知几度东方既白。使我深受感动的是，萧先生不但对我

的学业状况很是关注，而且对我的粗浅研究也颇为了解。有一次谈到熊十力哲学的定位和时

代特征时，先生随口举了我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虽然是大意转述，但也让我吃惊不小。想

来是一年多前，与友人所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登载的《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一文，当

时曾将这本书托人转呈先生，想不到他不仅读了，而且看得还很仔细，要不然怎么能记得那

么清楚呢！每每想到先生对后学的那份用心和关怀，我心里总是暖暖的，这也成为日后自己

带学生的一种鞭策和激励。 

后来的十多年中，不论在外地开会，还是相聚于珞珈山，见到萧先生时，总是那么的亲切，

话虽不一定多，但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切，尤其是对年轻人的那份爱护和期待，殷殷之情，

溢于言表。这些年我常去武汉，95年的徐复观会、99年的郭店竹简会、01年的熊十力会、02

年的傅伟勋会、05年的当代新儒学会、07年的国际中国哲学会，均是由武汉大学来做东的，

照我看来，萧先生始终是那里的主心骨和总舵手，不论他参与的多与少，只要往台上一坐，

你就能感觉到那份力量。而且萧先生每每都有出彩的表现，他的激情澎湃、诗哲才华和铿锵

有力的语调，往往能感染所有在场的人，相信大家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只是近些年来，萧先

生明显地衰老了，最后的两次会，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当时，只好匆匆地见面问候，

不忍心再叨扰，只有默默地祝福。 

今年元旦，意外惊喜地收到了萧先生托人带来的《萧氏文心》四卷，这是先生的精心之作，

也是赠予我的最好礼物。几天之后，余与大华兄特地到武汉去拜会各位师友。在一个冬日的

早上，齐勇兄陪着我们一起去看望萧先生，那天的天气虽然寒冷，但格外地晴朗，阳光洒满

整个客厅，茶几上摆着一盆盛开的蝴蝶兰，先生的精神也相当的好，说了许多话，还与我们

一起合影留念。在我送给萧先生的礼物当中，有一只工艺仿古的青铜鼎，先生笑谓：一言九

鼎。几个月之后，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言犹在耳，斯人已去，呜呼痛哉！记得有一年在

中大开会，萧先生与李锦全先生有酬唱之雅，他不无遗憾地对我说：现在你们年轻人已经离

这个越来越远了。当时先生是带着一丝惆怅说这番话的，而此时我也只能仍怀着深深的愧疚

无言以对。很想赋诗一首，寄托哀思，但面对萧先生那伟大诗哲的灵魂，不可贸然，只好写

下这片段回忆，来表达我的缅怀之情。 

戊子年秋分日于深圳湾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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